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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帽山，泉州境内四大名山之
一。紫，山的颜色，青葱翠绿；帽，
山的形态，宛如纱冠。

因与泉州的清源山隔江对峙，
紫帽山早期也被称作“对山”。南
宋泉州知州王十朋描绘道：“清源
水接南溟间，紫帽山齐泰岳乔。”号
称“泉州第一通”的陈紫峰（陈琛）
诗云：“清来源水寒生北，紫染帽峰
秀出南。”现代作家郁达夫游泉州
时也发出感叹：“野分牛女领泉州，
紫帽蓝溪景最幽。”

出生于紫帽园坂村的著名诗
人蔡其矫，在《紫帽凌霄》序文中
写道：“唐、宋、元、明、清以来，隔
江对峙的紫帽山和清源山，并列
为泉州两大名胜风景区。文人、
游仙家、释子、儒生、武将，曾在紫
帽山留下行踪和墨迹，遗有书室
和墓地。寺院、岩塔、洞窟、溪潭，
分布在数里内。也有石筑古道，
也有片片松林。飞泉流翠，鸟啼
风吟，山花茶果，紫气常罩。拾级
绝顶，身临凌霄，可以观晋水，可
以望远海。”一段文字写尽紫帽
山，让后人几近无语。

天下名山僧占多，处于“泉南
佛国”的紫帽山，自然成为佛家、道
门和儒者的首选地。建于盛唐的
安福寺、尊胜院、普照寺、古玄寺，
是释子诵经参禅的古刹；金粟洞、
一真洞、盘古洞等，是道家修炼的
胜地；妙峰堂、珠明院、草亭、小丹
丘等，是儒家理学研读的书轩。

好山好水，往往是官宦与名贤
的钟情之地。自唐代“开八闽文教
之先”的欧阳詹起，至清代闽地最
后一位状元吴鲁，数千仕子与才
俊，无不与紫帽山关联。蔡清的
《四书蒙引》、林希元的《四书存
疑》、陈琛的《四书浅说》、王振熙的
《四书达解》，被称作明代泉州易学

四大名书，而他们都是泉州府晋江
人，更是紫帽山的拜者与常客。

生所向往，死亦寄托，紫帽山
承载着不少仕子的期望与梦想。
他们身心所依、情愿归附，早把自
己的名号冠以“紫”字。如陈琛号
紫峰，苏浚号紫溪，王承箕号紫
南，李贯号紫崖，苏隋号紫云，陈
诏号紫台，田崐号紫山，何远亮号
紫屏。更有不少泉晋名宦贤士归
天之后，葬于紫帽山中，山林为
伴，魂归故里。

登高方能见奇峻，无限风光在
险峰。紫帽山主峰海拔500余米，
主峰上又分为左右两峰，这两峰是
乐游者必达之巅。

左峰上有个金粟洞，最早为唐
代道士郑文叔的修炼处。相传，宋
宁宗皇帝曾亲笔题赠“金粟之洞”
四字。元代龚丙有诗云：“千年世
界藏金粟，半夜星辰绕玉梯。”

右峰上矗立着凌霄塔，为明代
嘉靖初年晋江知县主持兴建。凌
霄塔作为泉州城的文峰，上世纪
90年代初重建。塔高五层，逐层
上缩；塔形八角，塔顶为葫芦状。

当人们步入紫帽山，本该是
“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然而
“百心石”却让人心潮澎湃。心字
中三个点的分布变化各不相同，寓
意空心、多心、坏心、偏心、无心
等。传言若找齐百心字，不成仙也
当得福。

紫帽山西南麓，有一个千年
古村称为紫星村。村上的王氏
宗祠始建于明洪武二十年，已有
630 多年的历史。风水宝地，自
然有人栖居繁衍。有人，就会有
故事。

如今，紫帽山上高高的气象塔
楼，拔地擎天、遥望可见，似以一种
热情相迎，又以一种畅快相敬！

从东石潘径 1 号路进
入，香樟树掩映的潘径溪碧
绿而清澈。搁在远方山头的
夕阳投射来柔和橙红的光，
让整条溪泛着波光，宛若一
席灵动的金绸缎，熠熠生
辉。溪水缓缓，碎步往前，一
路向南蠕动，经过工厂、学
校、海边人家和小树林，到了
出海口，经过水闸，便汇入浩
瀚的大海。这是河道的归
宿，是每条溪河完成滋养的
使命后要回的家。

于是，每次走完这一公
里长的溪岸，总会有些思
绪。溪岸上绿草如茵，两旁
路面宽阔整洁，讨海归来的
渔民来来往往、说说笑笑。
可以说，潘径溪已经融入村
民们的生活。

张老伯是个讨小海的
渔民，他常说跟大海打了 30
年的交道，已经成为挚友。
他可以看潮汐测天气、找纹
路抓螃蟹；驳杂交错的水
路，他可以轻易找到任何方
向；大海的脾气，他了如指
掌；但他无能为力的就是岸
上这条臭水沟。他描述道，
往年六七月间，每次讨海回

来经过溪道，都会捂住口鼻，然后埋着头
快速通过。墨色般的河床、淤堵的泥沙混
杂着各色垃圾，无路可走的溪水被熬成死
水、滋养虫蚁，一股酸腐刺鼻的味道弥漫
开来，成了附近乡亲生活的困扰。老伯
说，更可怕的是内涝，大雨不停，水位上
涨，即使开闸放水，也是杯水车薪，旁边农
田遭殃，路面积水，垃圾横陈，原本的交通
要塞却成了堵在村民胸口的墙。这条溪
道成了依附在土地皮肤上的一道伤口，发
炎溃烂、拙劣狰狞。

如今，整改后的潘径溪，成了村里一道
风景。张老伯不管是讨海归来，还是茶余
饭后，都习惯坐在潘径溪旁的石椅上，悠然
地抽着烟，和环卫阿姨聊侃。看着清澈的
溪水、水里自在的鱼，以及偶尔栖息在缓坡
上的水鸟，有时候还拿着手机，站在桥旁，
要把这个溪道连同周围的楼房存在相册
里。过往的乡亲，经常打趣他：“河长看河
来了？”张老伯笑着回道：“这水可比你的脸
都干净，不信来照照镜子。”说完，大家都笑
得前俯后仰。

如果把大地比作人，那么长在大地上
交错的水系便是人身上的血管，正是这循
环往复、生生不息的奔赴，才构成所有完整
的生命——一座村庄、一座小镇及土地上
的每一个生灵。整治河道水系，其实就是
对生命的负责、对家园的担当。

潘径溪源于达群水库，自北向南，经过
多个村庄，最终汇入大海，奔向围头湾，滋
养沿岸六七平方公里的土地。时过境迁，
后来部分支流干涸堵塞，淤泥沉积。政府
举起整治大旗，开始大刀阔斧清除淤泥。
约一公里长的溪道两侧，砌起了护坡，植被
绿化；加装了护栏，搭建拱桥，建立起污水
处理站。这下子，溪道显得干净整洁，溪水
相比以往清澈了许多。整个溪道面貌焕然
一新，人们重新接纳这条溪河，视为馈赠，
并自觉维护它保护它作为回馈。整治过后
的溪道，就是所有的人都该参与的故事。
疏通的渠道，靓丽的风景，美好的故事，每
一笔都值得倾力付出。

背井离乡的人，需要沿河而居，才有家
的模样。晋江的名字，就来源于那场“衣冠
南渡”；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
扬州的钟鸣鼎食其实是京杭运河的恩赐；
珠江两岸、黄埔滩头、长江沿岸、松花江畔，
那些有着湖海溪河养护的土地，都有我们
关于美好的期待。大江有大江风范，小河
有小河的确幸。善待每一条河，如同善待
每一个自己和每一个生命。

郑东升

梦
小鸟叽叽喳喳
惊扰我冬梦
我推开窗
小鸟飞走了
我的梦也难圆了

冬季
北方的冬天，很冷
沸腾的火锅
开始煮酒论英雄
多情的酒
再一次，为我们讲述
冬天的故事……

那时
那时，绿皮火车
慢悠悠
那时，汽笛声很长
那时，我很年轻……

幸福
看到一段话
幸福就是
两个傻子在一起
笑容灿烂
且有说不完的废话！
顿悟
原来幸福这么简单
但谁是真正的傻子呢？

冬至的夜
又是冬至
当万物都被埋葬
霜裹的雾凇
给了冬的模样
冰冷的风无限漫延
像钢刀的齿刺痛着脸颊
好想找一个避风港
像蜗牛蜷缩于壳里
或依偎在旮旯的小巷取暖
但注定在今夜
只能哆嗦着，等待
下一个明天

惩罚
有一种爱
激励着我
让我豪情万丈
有一种痛
鞭策着我
让我信守誓言
在爱与痛的抉择中徘徊
选择前者
放弃应信守的誓言
终于，走不动了
也许，这就是爱的惩罚

光阴
什么时候
鬓白如霜
青葱的少年
跑不过光阴流逝
衰老的过程
连镜子都在叹息
四季变幻着
讲述秋的硕果
冬的丰藏
我依旧在冬季里奔跑
但已不是青葱少年的模样

成长
一棵老榕树
记不清多少岁
是我童年的欢乐
那时
它坚韧的树干
像两只厚重的双手
一只手
攥着大地的梦
一只手
托起我快乐地成长！

傲梅
雪花飘落
宛若妩媚的仙女
在银白天地间
翩翩起舞
谁能于红尘中不染
在冬的深处
一朵梅花
在洁净的枝头
孤傲地绽放！

“小老鼠，上灯台，偷吃油，下
不来。”幼时念着童谣，还觉得老鼠
有点儿稚嫩可爱，随着年龄增长，
渐渐对它没了好感。你看，“一粒
老鼠屎坏了一锅粥”；还有，“老鼠
过街人人喊打”，听上去就一点儿
褒扬的成分都没有。

现实生活中，不论是住宅还是
办公场所进了老鼠，那可都是“祸
患”连连。

许多年来，我与老鼠有过数次
“斗争”经历，觉得意义“非凡”，现
一并记录在此。

记得在上山下乡的时候，我在
农场劳动锻炼。到了晚上休息，老
鼠肆虐，经常在蚊帐上行走自如，
把我好好一顶蚊帐咬得千疮百
孔。眼见一顶新蚊帐不久就成了

“百衲大褂”，只把那些老鼠恨到咬
牙切齿，可我又奈何它们不得。开
始只是在半梦半醒之中，听到头顶
有声音，我一脚踢向蚊帐顶，听到

“吱吱”声响，老鼠掉到地上后“落
荒而逃”，但是隔夜仍旧潜来。情
急之下，想起农场养的几只黄狗，
虽不是猫，也许管用。遂夜不闭
户，一听老鼠声音，马上招呼一下
狗狗们。说来也怪，这些狗狗一进
房间，东嗅西瞅，几声闷哼，连已经
上了房梁的老鼠都吓掉下来，被狗
狗们撕扯一番，叼到门外埕上饱餐
一顿。连续一段时间，老鼠逐渐消
失，不再前来滋扰，我才开始睡上
了安稳觉。离开农场多年，让我对
那几只大黄狗仍然心怀感激之情。

后来我回了城，住在泉州市区
百源清池旁边。我家当时在一楼，
老鼠到底是通过围墙外的八卦沟，
从厨房窗户还是卫生间窗户进来，
我至今没有弄明白。它们经常把
家里的米袋子咬破，把吃剩的花生
壳散落在客厅沙发后面，还在厨房
灶台的白瓷砖上留下一行行“示
威”的足迹。我尝试用过向街上小
摊贩买来的老鼠药、老鼠夹，结果
发现老鼠都不“上钩”。一日恰巧
老家亲戚过来，讲到他家母猫生了
一窝小猫，而且猫妈妈之前捕鼠很
是神勇，怂恿我养上一只。没多
久，一只黄白相间的小猫就入驻我
家了。小猫长势很快，很快就开始

“上岗”了。偶尔会发现它神速叼
着一只老鼠，从我们为它开辟的一
扇小窗门一跃而出，躲到屋外空地
角落里饱食一顿。后来可能吃腻
了，它咬到老鼠后会弃尸现场，那
模样血淋淋的，真的是有点儿“惨
不忍睹”。发现后我会赶紧打扫

“战场”，喷上一些空气清新剂，化
解一下“血腥场面”。在花猫的雄
威之下，慢慢地，我家的鼠患绝迹
了。

过了几年，我家换了房子，这
次花猫已经送给乡下亲戚，而女

儿养了只京巴狗。没多久，我早
晨起来发现，京巴仍在狗窝里酣
睡，而卫生间里它的食盆前却有
老鼠在进食。之前想说如今住在
七层高的楼房了，老鼠怎么可能
登堂入室？仔细观察一下，原来它
应该是沿着户外的排水管道溜进
来的。气急败坏之下，我去超市买
了几块粘鼠板，在卫生间、厨房灶
台上布阵，大张旗鼓了几个晚上，
却没有斩获，同时还担心京巴不小
心会被粘上。一个夜晚，我正独自
一人在客厅观看电视节目，抬头看
到一只老鼠居然从电视机上方的
吊顶凸出部探出头来。哈哈，原来
它把洞穴选在吊顶里面了。当晚，
我不动声色地看完电视节目，悄悄
搬来人字梯，找到吊顶的空隙处，
在两头各安放一块粘鼠板。第二
天一早起床，爬上梯子巡视，它果
然被我“擒下”。我盖上粘鼠板，
把它放在塑料袋里，扔到楼下垃
圾桶，然后吹着口哨，得意洋洋地

“班师回朝”。
退休后，我搬到郊区居住。

没过多久家里也发现了鼠迹，而
且不止一只。这次我多买了几块
粘鼠板，薄的厚的都有。先是使
用了薄的，结果发现“一分钱一分
货”，这话一点儿也不假。第二天
起来，照例想打扫一下“战场”，却
发现薄的粘鼠板上有几许残留的
鼠毛，唯独不见“伊人倩影”，明显
是被粘住以后挣脱而去。后来就
使用厚的粘鼠板。一次半夜醒来，
发现床前的工艺柜上老鼠的眼睛
闪闪发光，似乎在与我对视。起床
捕捉不到，想想就把两块粘鼠板各
放在两个床头柜下。天刚蒙蒙亮，
听到“吱吱”作响，低头一看，一只
老鼠躺在床右边的床头柜下的粘
鼠板上挣扎，奄奄一息，还未断
气。我赶紧起来收拾一下，装袋扔
到小区垃圾箱里了事。另外厨房
里的一只老鼠，几次三番咬破燃气
管外皮，从洗碗盆下钻到消毒柜里
面，再顶开柜门出来，在灶台上找
吃的，被我几次起来做早餐时发
现。粘鼠板摆在两个柜前，把门打
开一些，它却不上当，不出来就是
不岀来，你奈我何？斗智斗勇，我
考虑再三，把粘鼠板直接放入洗
碗盆下柜子里，并关上柜门。第
二天早起未做饭先开柜门，阿弥
陀佛，果然被我逮着了。见到老
鼠躺在粘鼠板上蹬腿喘气，我立
刻有了扬眉吐气的感觉。它应该
是通过地下排水管道，趁夜从屋
外溜进来，黑暗之中不慎着了我
的“道”。

与老鼠的多年交锋，招数不少，
用狗、用猫、用粘鼠板，还要注意排
兵布阵，因地制宜，这是不是也应了
那句老话“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呢？

荣兄

鸟 不 知 人 心 ，人 不 懂 鸟
事。 ——题记

“你这地还是缺点什么！”老
王的眼睛滴溜溜地转了一圈，扔
下这么一句话：“花有了，草有
了，鱼也有了，就是缺个鸟。改
天到我哥们那儿，给你搞两只鹦
鹉过来。”

以为是一句玩笑话，没想
到，春节过后没多久，有一天，老
王真的提溜着一个鸟笼来了。
里面养着两只金黄色的牡丹鹦
鹉。老王说，他也不知道，这两
只鹦鹉是公还是母。

刚到时，这两个小家伙非常
怕羞，见人就躲进小房间里。我
一离开，它们就出来，叫声尖利，
吵得好几层楼里的人都听得
到。有时，还会偷偷伸出头来瞅
瞅，看看有没人。一位美女姐姐
见到这两只可爱的鹦鹉，总是挤
在一起亲热，非常欢喜，给它们
起名叫“卿卿”“我我”。

那天，感觉鹦鹉的叫声，有
点特别，反正有哪不对劲。到鸟
笼前一瞧，糟了！一只鹦鹉躺倒
在笼里，身体好像已经僵硬。另
一只就守在同伴的尸体旁，嘶
鸣，偶尔还啄一啄它的羽毛。顿
时，我被溶化了：鸟跟人一样，也
是有感情的。

算起来，它们来这里，才一
个月多，我还没有分清哪一只是
卿卿哪一只是我我呢！心里还
是有点不舍，我把这只鹦鹉安葬
在花园的树下。

就算卿卿走了，留下的是
我我吧！随后几天，我都听到
我我凄凄切切的鸣叫，那叫声
催人心肝。我想，那一定是悲
伤，一定是孤独！得给它找个
伴，也许能慢慢消除它的孤独
它的悲伤。

有一天中午，刚刚起床，就
听儿子在叫：“老爹，有只鹦鹉飞
到阳台来了。”顿时，心头一惊：
天意啊！到阳台一看，是一只绿
色的鹦鹉，站在晒衣杆上。

我爬到椅子上去捉，它没
有飞走，而是在阳台上飞来飞

去。我推开阳台的推拉门，轻
轻地一挥手，这只虎皮鹦鹉就
自己飞进了房间。我给它起名
叫“天赐”，也不知道这只鹦鹉
是公是母，跟原来的那只合得
来吗？

这一天，是卿卿过世的第六
天。我想，也许这是卿卿为我我
找来的伴。

刚刚合笼时，我我非常排
斥天赐，见到就啄，害得天赐
上蹿下跳。晚上，天赐都躲得
远远的，窝在最底层的一个角
落睡觉。吃饭的时候，总是被
赶走。

不知过了几天，我我和天赐
开始相安无事。我我的叫声也
不再那么凄厉。那天，我出差几
天回来，忽然发现我我和天赐圆
房了：双双躲在窝里，探头探脑
的。尽管这两只鹦鹉没有当着
我的面亲热，但我还是可以肯
定，它们是一公一母。

之后，它们就常常依偎在一
起，也不管我是否在场，都肆无
忌惮地亲嘴。有一次，突然发现
它们不仅亲嘴，我我还给天赐嘴
对嘴地喂食，真的令我嘘唏不
已。

再后来，发现它们有了不良
嗜好，就是会想方设法，把垫在
笼子下的报纸啄上来。啄成细
细松松的纸团，还叼到窝里去。
为这，我特意清理了好多次。

那两天，因为要去青海湖骑
行，行前得准备好多东西，所以，
我忙得手忙脚乱。忽然，一眼望
见，昨晚刚刚清理的报纸又被啄
得乱七八糟，我我还在那非常认
真地啄着。顿时，我七窍生烟，
一脚踹过去，险些把鸟笼给踹扁
了。

有几天，我发现天赐经常躲
进窝里，只有我我独在窝外。这
很反常。那天下午，我忽然心血
来潮，轻轻地打开窝门一瞧，顿
时惊呆了：里面有三个蛋，边上
堆着松软细碎的报纸团。

原来，鹦鹉在为即将出生的
孩子做准备。我错怪它们了！
也许，10 天后，等我从青海回
来，一窝的小鹦鹉，将叽叽喳喳
地欢迎我凯旋！

紫帽山上古韵存 叶荣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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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事（外一章）

小可爱走了！没有任何征
兆地走了！

小可爱是 8月 15日来到我
这儿的。我不知道，那时你出生
多少天了；我只知道，到今天你
已经待在这整整67天了。

下午发现时，你整个身体软
软地趴在笼子的垫板上，脑袋别
在翅膀里，身体好像有微微的哆
嗦，这才感觉你还活着。

你是不是饿的？我看看水
槽和食槽——水槽的水还有，食
槽里空空如也。我用树枝动了
动你，你只是非常缓慢地挪出脑
袋，微微睁开眼睛，随即又重新
埋进翅膀里。食槽添加了玉米，
但是你一粒都没动。

你是不是受寒了？这两天
降温，正想去问问人家，该采取
什么措施，给你保暖。还没来
得及问，你就成这样了。你还
有救吗？情急之下，我忙着去
搬救兵。但是，等电话接通以
后，你已经走了，因为你的头伸

出来了，身体伸直了，眼睛也闭
上了。

你是不是太孤单了？或许
你向往着自由的天空，向往着大
自然的气息，为了挣脱这衣食无
忧的牢笼，而自我折磨的？所有
这些，已经无从知晓。

小可爱是一只七彩文鸟。
靓丽的羽毛，小巧的身子，敏捷
地蹦跳着；细细的悦耳的叫声，
是那么温柔、动听，如清风拂过
竹林，如细雨滴落瓦片……

小可爱就这么突然走了！我
心有不舍。曾经因为你的活蹦乱
跳，弄得满地都是鸟食，气得我狠
狠地揍了你几次。现在想来很是
内疚，真不该对你那么凶。

本想等到年底，把你送到小
七那儿，你们就可以在一起了。

没想到，鸟的一生应有的天
伦之乐，你还没享受过，就这么
匆匆地走了。

咳！正是:鸟不知人心，人
不懂鸟事。

鸟殇

流
进
生
活
的
河
流

张
百
隐

冬日絮语（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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